
大数据的‚大‛问题 

本报记者 计红梅 

连日来，2012 年美国总统大选成为信息技术领域大数据研究者

们最爱探讨的话题。 

与此前的历届选举不同，此次大选伊始，美国总统的竞选团队们

就纷纷利用数据分析方法来寻找和锁定潜在的己方选民，并使用最前

沿的数字化策略定位并拉拢那些中间派选民。整个过程中，大数据应

用的威力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 

可以想见的是，无论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11月 6日)

之后结果如何，本已位居 2012 信息技术时髦词汇榜首的大数据，热

度还将继续攀升。 

不过，与外行们的看热闹不同，大数据的研究者们更关心的，则

是这一事件体现出的大数据的‚大‛问题。 

 ‚大‛数据 

每天要处理 25 亿条消息、500 多 TB 的数据、上传 3 亿张照片、

每半个小时扫描的数据大约为 105TB……一说到大数据，人们首先想

到的便是以社交网络 Facebook 为代表所产生的大量数据。 

在近日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主办、大连大学承办的 2012 中

国计算机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在谈及大数据的定义时，也

开明宗义地说到了上述数据所体现出的四个‚V‛，即体量巨大

（Volume）、数据类型多样（Variety）、价值大但密度低（Value）以

及处理速度快（Velocity）等特点。 



在当天的大会论坛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凌晓峰表示，信

息技术正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其表现之一就是数据的成倍

增长。 

如何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大数据因何为‚大‛？李国

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采集的成本大

大降低，这是数据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数据的来源，大数据大

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来自物理世界，如天文、生物等研究领域；另

一类则来自人类社会，特别是与互联网有关。以脑科学为例，用电子

显微镜重建大脑中的突触网络，1立方毫米大脑的图像数据就超过了

1PB。 

‚有了大量的数据，自然就要挖掘其价值。大数据的出现可以说

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 李国杰说。 

然而，在信息技术领域，数据分析的历史远远要比大数据长。以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兴起的数据挖掘技术为例，该技术的宗旨就是发

现数据中有用的模式，并以之解释当前的行为或预测未来的结果，提

供有用的决策信息。 

数据挖掘是如何演变为大数据的呢？香港中文大学常务副校长

华云生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挖掘数据价值的速

度大大慢于数据产生的速度。在数据量越来越大、数据变化又很快的

情况下，就诞生了大数据，即在固定的时间内找到所需信息的价值。 

‚大数据的‘大’是相对的‛ 。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教

授熊辉也认为。他举例说，10MB 的数据量并不大，但要在 1 毫秒之



内对 10MB 数据完成复杂的数据挖掘分析，可能超越目前常用设备的

数据处理能力。因此，大数据的‚大‛只是相对的概念，不只是量大，

而且对处理的速度也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大‛ 应用 

‚目前推动大数据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企业的经济效益。‛李国

杰告诉记者，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大企业不断扩大数据处理规模，IBM、

甲骨文、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跨国巨头是发展大数据处

理技术的主要推动者。 

而在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高级副总裁张良杰

博士看来，大数据在企业中的应用主要有三个模式。一类是最早的沃

尔玛和Visa模式，例如沃尔玛之所以将某些商品放置在一起就是基于

数据分析的结果。其次是互联网企业对用户消费行为进行分析，进而

更精准地投放广告。数据显示，eBay通过数据分析技术可以精确计算

出广告中的每一个关键字为公司带来的回报。通过对广告投放的优化，

2007年以来eBay产品销售的广告费降低了99%，而顶级卖家占总销售

额的百分比却上升至32%。 

第三种则是把大数据的分析能力放在‚云‛里，通过数据共享的

方式，实现众包服务。对此，张良杰举例说，6000家公司为了解决同

一问题，每家公司都需要提供6个分析师。而一家128人的小公司利用

云存储和云计算，就可以通过众包的模式接受来自这6000家公司的外

包服务，并解决其问题。 

‚从公司内部的数据挖掘，到互联网公司的消费行为分析，再到



分布式众包模式，大数据的应用处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张良杰说。 

熊辉自1999年开始就介入了对数据挖掘应用的研究。近年来，他

与七八家企业在不同领域进行了大数据方面的合作。他的心得是，‚大

数据应用已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大‛平台 

正因为大数据的应用已渗透到各个行业，因此，业内专家们已达

成共识，大数据的研究一定要依托于某一特定领域和特定行业才能做

出贡献。 

张良杰举例说，一家美国公司把气象数据放在亚马逊的‚云‛平

台上进行处理，以及时提供气象预报的方式保证当地的农牧业主在特

定的地区以及特定的季节不会遭受天气灾害，并由此获得了丰厚的利

润。 

华云生也认为，解决的问题和目的都不太明确是大数据最困难的

地方。以美国总统大选为例，要预测哪些问题，如何预测，都需要与

实际的用户相结合。 

因此，李国杰呼吁，大数据研究需要倡导‚大平台，大联合，大

合作‛。‚搞计算机研究的学者们要放下身段，甘当配角，老老实实地

为具体领域的从业者们帮忙。‛ 

李国杰指出，企业对大数据的关注只是着眼于对相关性的研究，

可以说是只看现象，不看其背后更深层次的规律。作为一名科学家，

则不能止步于此，而是要从各领域具体的技术问题出发，进而发现其

背后的科学问题。 



2007年，已故的图灵奖得主吉姆·格雷在他最后一次演讲中描

绘了数据密集型科研‚第四范式‛的愿景。他之所以将大数据科研从

第三范式（计算机模拟）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一种科研范式，是因为

其研究方式不同于基于数学模型的传统研究方式。李国杰认为，科研

第四范式不仅是科研方式的转变，也是人们思维方式的大变化。 

正是看到了大数据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作为国内计算机及

相关领域专业学术团体CCF的名誉理事长，李国杰担任了CCF大数据专

家委员会的主任。 

10 月 20 日，聚合了学界、工业界和海外专家的 CCF 大数据专家

委员会在中国计算机大会上举行了正式的成立仪式。李国杰表示，该

委员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大数据的核心问题，推动大数据

的学科发展，并打造产学研用的平台,促进大数据产业的良性发展。 


